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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维度深耕 

——论陈赞一博士微型小说的文体、荒诞与漫画美学 

作者：可人学人 

 

何开文，笔名可人学人，江苏宝应人。系中国新闻传媒集团顾问、中国

微型小说学会理事（第三届）、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微型小说研究

会副会长。 

1984 年以来，已在《文艺报》《文学报》《雨花》《天津文学》《微

型小说月报》《金山》《微型小说选刊》等中外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

歌、评论、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 400 多万字。已出版微型小说集、散文集、

评论集、诗歌集及学术论文集等作品集 19 部，主编出版文学、论文、写作

等专集 15 部。 

曾获国家、省、市、县级各类征文（一、二、三等和优秀奖）60 多次，

有获奖作品集《收获梦想》佐证。 

 

引 言 

 

阅读香港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作品，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每篇作品都是经过细心打磨的精品之作，都有创作创新特色，仿

佛让读者走进了一座精致的文字工坊。 

陈赞一博士的微型小说创作，以其精心打磨的精品意识，在文体、

荒诞、漫画三重维度上形成了鲜明而融合的美学和特色。他巧妙地将

文体的实验、荒诞的智慧与漫画的美学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创作风格。 

在三重维度上深耕微型小说，不仅拓宽了陈赞一博士微型小说

的艺术边界，更在“笑”与“思”之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

洞察社会的新窗口。 

 

第一章 

文体：在探索创新中展示特色 

 

我们知道，在微型小说界，缺少标新立意的旗帜。尽管已有少

数微型小说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没有引起更多作家的响应与

支持。可喜的是，在陈赞一博士的作品里，却自觉与不自觉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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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微型小说文体的尝试与突破。他的创作，可视为一场持续进行

的微型小说“文体实验”。 

1、实现了书信体与叙事体的镜像嵌套。微型小说《信》（入

选《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通过两封信的嵌套结构，层层递

进地揭示了人物的命运与情感反转。 从文体创新角度审视，这篇微

小说框架内实现了多重突破：第一封信（淑贤写给乐行）：以温情

回忆开篇，逐渐显露婚姻破裂的伤痕，最后以“原谅”和“天堂”

收尾，让读者误以为乐行已去世；第二封信（乐行临终前所写）：

通过护士转交的信件揭开真相：淑贤才是临终被原谅的一方。时间

标记“三月二日”与淑贤信尾的“二月十四日”形成紧密衔接。 

《信》最大成就在于，突破了传统书信体小说单向倾诉模式，

将“书信”本身变为叙事轴心。淑贤的信是心理叙事，乐行的信虽

未呈现内容却是行动叙事，两者互为解释。结尾处突然切换为全知

视角，使书信从“情感载体”变为“情节证据”，从而文体功能发

生质变。 

作品中主人公淑贤的信，表面是在怀念亡夫，实则是暗含控诉；

乐行的信则颠覆了读者的预设，暴露了淑贤的回避与悔恨。两封信

的日期暗示乐行在淑贤写信时仍在世，而她选择在情人节书写“天

堂来信”，折射出自欺与矛盾心理。淑贤在想象中“原谅”乐行，

实则是为了自我慰藉；乐行真正的宽恕却在她拒绝探病时已成遗憾。

当最后发现“天堂”是活人间的情感囚笼，文体本身即成为隐喻—

—那些精致的段落分行，恰如淑贤精心构筑却终将崩塌的心理防线。

    在微信时代尚未到来的 2001 年，这种对“书信”媒介的创造性

重构，既是对传统通讯形式的文学告别，也意外预演了社交媒体时

代“表演性书写”的情感虚妄。 

2、实现了重复结构与寓言化叙事的结合。收入到《死亡死亡》

一书中的微型小说《再来一次》，在文体创新上呈现出精巧的重

复结构与寓言化叙事的结合。其结构创新，即循环嵌套的“镜像复

沓”，可堪称一绝。采用三重循环式结构。这种循环结构，但并非

简单重复，而是通过细节的递进与变异形成强烈对比。  

第一次生病：公司“千余呎”，秘书引领，悔悟“用时间陪伴

家人、研究哲学”，病情因祈祷好转；第二次生病：公司“三层，

每层万余呎”，需经接待员、秘书层层引导，悔悟“返教会、捐款”，

亲人已离散；临终时刻：未完成的“再活一次”成为绝响。这种结



 

 第 3 页 共 8 页 

构揭示了命运轮回的寓言模式，通过空间扩张（公司规模）、人际

关系流失（亲人离去）等细节，让重复暗含递进，强化了“沉溺欲

望导致人性异化”的悲剧性。 

《再来一次》可视为“现代寓言体微型小说”的成功实践，其

结构本身即是主题：当人生成为欲望的循环，每一次“再来一次”

都可能只是上一次的升级版，而真正的救赎或许在于：在循环被设

定前跳出结构的勇气。 

小说作品注重聚焦“电话—公司对话—病房”三个场景，通过

对话与细节推动叙事，省略过渡与心理描写，符合微型小说“留白”

美学。从“千余呎”到“三层万呎”，暗示人物在物质追求中不断

膨胀的自我，与亲情、信仰的萎缩形成反讽。结尾处“营营役——”

的戛然而止，既呼应了标题，也暗示这种轮回可能永无尽头。 

通过重复结构，构建了一个现代人性寓言：信仰与物质的博弈

——何金发在“神迹”发生后，仍选择商业利益而非信仰，暗示物

质欲望对人性的吞噬更具惯性。 

3、实现了多层时空折叠与意象共振的独特。从微型小说文体

创新角度看，收入到《陈赞一博士微型小说变奏》一书中的《忽然

不见了》作品，则展现了微型小说在有限篇幅内实现多层时空折叠

与意象共振的独特性。作品通过如下四个关键创新点，突破了传统

微小说的叙事框架： 

双重消逝的镜像结构。作品构建了“树之消逝”与“人之消逝”

的平行蒙太奇。母亲坟前无墓碑的泥土与木棉树消失后长满野草的

土壤，形成空间对照。而“两个月没去”与“二十八年习惯”的时

间矛盾，暗示现代社会变迁中个体记忆与物理存在的同时蒸发。这

种镜像叙事承载了城市化、记忆载体消亡与生命无常三重主题。 

棉絮意象的跨时空缝合。作者以“棉絮”作为贯穿二十五年的

时空缝合线：从恋人间飞舞的棉絮到孩童捕捉的棉絮，最终化为坟

前未能说尽的言语。这种意象复现不仅压缩了时间跨度，更创造了

一种诗意的物理逻辑——棉絮既是木棉树存在的证据，又隐喻记忆

的碎片化存在方式，实现了微观自然意象与宏观生命主题的量子纠

缠。 

悬置式留白的考古学叙事。作品结尾的“说不下去……”较好

地构成典型的悬置留白，创新之处在于将其置于未立碑的坟冢场景

中。这种设置将叙事转化为记忆考古现场：读者被迫成为考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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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零散的时间碎片（25 年前/15年前/2 个月前）中重建情感地

层。叙述者坐在未标记的坟前讲述另一处消失的标记物（树），形

成双重缺失的叙事黑洞，反而产生比完整故事更为激烈的记忆压强。 

植物志写作与哀悼仪式的融合。作品借鉴植物志的客观记录笔

法（开花时间、棉絮形态），将其嵌入私人哀悼语境。这种融合创

造出独特的文体间性：既是自然观察笔记，又是悼词；既是城市变

迁档案，又是家庭口述史。木棉树年复一年的“准时存在”与“突

然缺席”，恰好对应母亲“一直很健康”与“突然中风”，在科学

记录与情感冲击间形成张力。 

此外，还有收录在《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一书中的《一生》

作品，收录在《一点道理》一书中的《故事集》等作品，都是

作者在探索文体创新方面的可喜成果。 

 

第二章 

荒诞：在智慧可笑中解读真谛 

 

如果说文体是陈赞一博士微型小说的自觉探索与创新，那么对

荒诞的精神内核，则是其作品得以承载这一内核的独特骨架。 

1、以智慧的“荒诞可笑”为媒介。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陈赞

一博士微型小说最醒目的标志，莫过于那种包裹在幽默外衣下的深

刻荒诞。这种荒诞并非虚无主义的嘲讽，而是以智慧的“可笑”为

媒介，对生活真谛进行的一场充满善意的解构与重构。 

从荒诞的角度看，收入到《一点道理》一书中的《張教授之死》

作品，堪称是一篇关于“死亡辩证法”的黑色喜剧。四位幸存者围

坐饮茶，以学术讨论般的冷静姿态，将一位老人的死亡拆解成三种

精致的理论模型，相思殉情说、经济崩溃说、存在孤独说。而对自

身在场者的罪责视而不见。直到戴智德抛出“你们”（或“我们”）

的指控，荒诞才在茶杯与咖啡杯的碰撞中炸裂开来，露出原型。 

《張教授之死》（入选《一点道理》）的荒诞性不在于死亡本

身，而在于活着的人试图用逻辑解构死亡，却暴露了自己参与制造

这场死亡的每个细节。当戴智德说出“我们”时，故事突然变成一

面布满裂缝的镜子，每道裂缝里都映出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正

在优雅地品尝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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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日常生活逻辑的“不可思议”。陈赞一博士微型小说的

荒诞感，还来源于对日常生活逻辑的“不可思议”。从荒诞角度解

读《吃飯》（入选《死亡死亡》一书），如同一场被微型摄像机追

踪的宇宙史诗。 

    《吃饭》描写了蚂蚁搬运一粒米饭的故事。那只蚂蚁的行为，

简直是人类存在主义的昆虫版演绎。它执着地搬运一粒对它而言如

同巨型雕塑的饭粒，在光滑的冰箱表面艰难地攀爬。而冰箱这个意

象，却荒诞得令人叫绝。 

在蚂蚁的认知世界里，这大概是座突然出现的、光滑冰冷的“珠

穆朗玛峰”。它永远不知道这座“山”的功能却是保鲜隔夜的食物，

正如人类永远参不透宇宙一样，参不透冰箱里冷藏的终极意义。蚂

蚁绕圈、坠落、再攀爬的轨迹，让人感受到这世界上最小的动物如

此的可爱，又是如此的可怜，以至于荒诞得不可思议。 

这种对寻常动物的“异常”解读，并非为荒诞而荒诞，而是通

过逻辑的轻微错位，揭示出现代人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荒谬

反差。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不禁反思动物的生存状态。 

3、荒诞叙事蕴含着“如寓意的荒诞”。陈赞一博士的荒诞叙

事常常蕴含着一种“理性的非理性”，始终指向一种温暖的人文关

怀和寓意式的荒诞。可以说，荒诞已成为一面哈哈镜，放大的是人

性的弱点、社会的悖论，但镜面本身是温润的，映照出寓意的想象

空间。 

在《无余》（入选《陈赞一微型小说变奏》一书）里，看似平

淡的循环叙事，实则是陈赞一博士精心构建的荒诞主义剧场。鱼缸

即存在之笼，石斑鱼即人类境遇的荒诞投影。在这里，石斑鱼尝试

逃脱死亡命运亦永无可能。 

《无余》中的第一条鱼选择了“生猛”这一社会赞许的姿态，

却因此被选中蒸煮，是对积极人生的反讽：有的努力往往成为被毁

灭的理由；第二条鱼扮演死亡，试图以消极对抗系统，却因“不新

鲜”的标签被提前处理，揭露了系统的狡猾；第三条鱼采取了“诈

病”，看似中庸的策略，短暂的安全感不过是“死刑”的“缓期”。 

最具悲剧英雄色彩的是那些试图跳跃的鱼。它们不再满足于被

动策略，转而追求物理性逃脱，是存在主义式的反抗。然而，成功

跃出水族箱的鱼并未获得自由，而是在无人知晓中死去。荒诞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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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正在于此：最彻底的反抗与最彻底的失败是同义词。水族箱之外

并非伊甸园，而是另一重无形的牢笼，存在本身的不可逃脱性。 

石斑鱼的命运，正如“胳膊板不过大腿”，最终还是食客口中

的下酒菜。寓意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群体。

而在写作技巧上，陈赞一博士有意识地设计两个部分，前部分是作

品的主旨，后部分则是前部分的重复，仅在结尾处以“我只想在我

还可以游來游去時游來游去”，阐明创作本文的用意：珍惜当下，

极尽所能，切不可成为别人下酒菜时才会醒悟。 

这种“如寓意的荒诞”，使作品在揭示困境的同时保留着一丝

慰藉与希望，让读者在如荒诞笑声中咀嚼出复杂的人生况味，在荒

诞的叙事迷宫里最终触摸到坚实的情感真谛。 

 

第三章 

漫画：在唯美新颖中创造奇迹 

 

陈赞一博士创作的微型小说，给人最直观的审美感受就是强烈

的视觉性与画面感，如同文字构筑的静态漫画。这种“漫画美学”

并非简单的比喻，而是其创作思维与风格呈现的核心要素之一，在

唯美新颖的形式中创造着叙事的奇迹。 

    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子女还未成人时，总是放心不下他(她）的

成长，以至于“死不瞑目”；而当子女长大成人时，又总是怪他们

不孝敬自己，尤其是在病中——这就是微型小说《死不瞑目》(收入

《陈赞一博士微型小说变奏》）的主题思想。 

我认为，《死不瞑目》是陈赞一博士最具漫画式手法。作者通过

两个病例，突显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爱，反之，子女对父母却没

有尽到一个子女的责任，更谈不上所谓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

尊老爱幼，在当代社会环境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1、“三格”漫画结构的精准递进。 201 房是“向下看”：父亲放

不下四岁女儿；202 房是“向上看”：父亲被成年子女遗忘；老人院

是“向内看”：无儿无女的老人，忧心死后无人祭亡妻。 

从“放不下”到“被放下”，再到“连被放下的资格都没有”，不

是并列而是挤压。林德仁听完别人的死不瞑目，最后发现自己连“死

不瞑目”都显得奢侈。 

空间即构图。 医院两个病房，对称而对立：一个年轻将死，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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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未来；一个年迈将死，牵挂过去。最后镜头切回老人院，主角从倾

听者变倾诉者，从前两格的“他在画框里”，变成“他在画框外望着

照片”，以镜头语言暗示：他也是那个“不被探望”的人，只是他不

说。 

2、没出现却是“被真正牵挂”的人。陈赞一博士吸收了“用

简单形式承载深刻主题”那种漫画的美学精神。故事画面看似简洁、

唯美，甚至有些童趣，但其潜藏的往往是对关于生死、孤独、异化、

存在等沉重命题的思考。 

最狠的一笔是“无人拜祭”落点在太太身上。 他不说自己孤独，

他说的是：“我若死了，谁来拜你？”这不是自我怜悯，是比遗憾更

深的愧意。 

但若真要画成漫画，最难画的，是唐志伟的女儿。 她从头到尾

没出现，却是整篇里唯一“被真正牵挂”的人。林德仁无儿无女，何

子孝有儿有女，唯独唐志伟心里装着一个人，却注定看不见她长大。

这人物的“重”，恰恰在于他的无声。 

3、拼出那块叫“世态”的拼图。短短三百字，三个男人，三种

“闭不上眼”。 一个怕孩子无人养，一个怕自己无人问，一个怕亡妻

无人祭。每个人都盯着自己缺失的那一角，谁也没留意：那个四岁女

孩，将来会不会也变成 202 房的某个子女？或者根本没人知道她后来

怎样？ 

这正是微型小说对漫画最友好的地方：它不煽情，只陈列；不

评判，只并置。读者自会拼出那块叫“世态”的拼图”。如同漫画

家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神韵，陈赞一博士善于用寥寥数笔抓

住人物最典型的外貌、动作或语言特征，并加以适度的夸张和重复，

使其深入人心，使“漫画感”体现于人物的“标志性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陈赞一博士在《陈赞一博士微型小说变奏》一

书中，特别邀请漫画家为本书创作了 200 多幅漫画作品，与每篇微

型小说作品对应成趣，单独成篇。读完全书，立马会给读者眼前一

亮的感觉，那种艺术特色布满了每张书页。 

 

结 语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阅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陈赞一博士的微

小说实践，不仅证明了“微小”之中亦可蕴含“宏大”，更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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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艺术的方式理解并安顿这个复杂时代，提供了一种充满智慧、

温情与创新精神的文学方案。 

哲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动地球。”我以为，

陈赞一博士就是一位善于撬动地球的文学家、闻名遐迩的微型小说家，

亦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跨界作家。向左是国学，向右是文学，且都

获得了骄人的业绩，从而成为励志当今作家的榜样。 

 

2026年春节写于南京学人书屋 

 

 

 

 

 

 
 


